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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肝主疏泄指肝具有疏通、畅通、宣达功能，与现代医学中FXR在维持机体正常运作方面相似。近年来的

中西医研究也印证了藏象肝与FXR在机体生理过程中存在一定相关性。文章归纳了FXR信号通路与肝主

疏泄在对脾胃运化及胆汁分泌与排泄、机体津血运行和输布、调畅情志和促进性与生殖等方面具有相似

作用，并通过对消化系统、水液代谢、周围血管、脑与精神情绪、生殖代谢功能等常见病与肝主疏泄进

行对比分析，发现FXR与肝主疏泄在调节全身机体机能生理功能相似，功能失常后疾病表现方面相同。

研究以此为揭示肝主疏泄的分子机制提供可靠依据，并为中西医治疗肝脏代谢相关疾病提供依据，这也

可能成为从分子生物学层面科学理解中医理论的新思路。 
 
关键词 

肝主疏泄，FXR，科学内涵 

 
 

To Explore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Liver Governing Dispersion Based on FXR 
Signaling Pathway 

Beibei Huang1, Zhijie Guan1*, Yueqiao Chen2, Chunye He1 
1First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Guang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ning Guangxi 
2Department of Hepatolog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ning  
Guangxi 
 
Received: Feb. 14th, 2024; accepted: Apr. 2nd, 2024; published: Apr. 10th, 2024 

 

 

 

*通讯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tcm
https://doi.org/10.12677/tcm.2024.134092
https://doi.org/10.12677/tcm.2024.134092
https://www.hanspub.org/


黄钡钡 等 
 

 

DOI: 10.12677/tcm.2024.134092 599 中医学 
 

 
 

Abstract 
Liver governing dispersion refers to the liver has the function of dredging, unimpeded and public-
ity, which is similar to FXR in maintaining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body in modern medicine.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research has also confirmed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iver and FXR in the physiological process of the body. This paper sum-
marizes that FXR signaling pathway and liver governing dispersion have similar effects on spleen 
and stomach transpor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ile secretion and excretion, body fluid and blood 
circulation and distribution, emotional regulation, and promotion and reproduction.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mmon diseases such as digestive system, water metabolism, peripheral 
blood vessels, brain and mental emotion, reproductive metabolism function and liver governing 
dispersion, it is found that FXR and liver governing dispersion are similar in regulating the physi-
ological function of the whole body and the disease performance after dysfunc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a reliable basis for revealing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liver governing dispersion, and 
provides a basis for the treatment of liver metabolism related diseases by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his may also become a new idea for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CM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lecular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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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肝主疏泄是肝重要的生理功能，肝主疏泄最早记载于《黄帝内经》，是藏象理论中对肝的疏通、畅

通、宣达功能的高度概括，疏泄功能受全身气机是否通畅所影响，通过对气机的疏泄与调节，以影响脾

胃之运化和胆汁分泌与排泄、人体精神情绪，男子排精与女子排卵等。正如《医阶辨证》提到肝气郁滞，

可使“六腑传化失常”肝主疏泄涵盖了肝对全身器官的调控。现代医学认为法尼醇 X 受体(FXR; NR1H4)
是受体(NR)超家族成员，被确定为胆汁酸(BAs)的受体[1] [2] [3]。作为配体激活的转录因子，FXR 作为单

体或作为异源二聚体与DNA (即FXR反应元件)结合，具有NR的共同伴侣，类视黄醇X受体(RXR; NR2B1) 
[4] [5]，可以调节参与 BA、质脂和碳水化合物代谢的各种基因表达[5] [6]。FXR 主要在各种组织中表达，

包括肝脏、肠道、肾脏和肾上腺以及心脏等[5] [7]。鉴于 FXR 的组织分布和生物功能，它是全身能量稳

态的关键代谢调节，这与肝主疏泄的表现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本文采用中医学取象比类法，通过 FXR
信号通路探究肝主疏泄的科学内涵。 

2. 助脾胃运化并分泌胆汁  

人体的消化器官主要在脾胃，肝主疏泄是保持脾胃正常消化吸收的必要条件。促进脾胃消化吸收功

能，肝通过对脾胃气机升的降协调，并分泌、排泄胆汁而实现的。脾胃属土，肝胆属木，土得木而达。

如《血证论·脏腑病机论》所言“木之性主乎疏泄。食气入胃，全赖肝木之气以疏泄之，则水谷乃化。

设肝不能疏泄水谷，渗泄中满之证在所难免”。由此可以推断出，饮食的消化和吸收与肝脏的疏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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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相关，故肝的疏泄功能，既可以助胃之受纳腐熟，又能助脾之运化。 
胆汁又名“精汁”，来源于肝，受肝的余气而成，储存在胆中，经过排泄下行，到达肠中，协助胃

酸对饮食的消化，是脾胃得以正常发挥消化和吸收功能的重要条件。足少阳胆经与厥阴肝经相互络属，

互为表里关系，肝之疏泄正常，胆则能正常储藏并排泄胆汁，而胆汁的排泄正常，也有利于肝脏发挥正

常的疏泄功能。诚如戴起宗在《脉诀刊误·卷上》所言“胆之精气，则因肝之余气溢人胆，故胆藏在短

叶间，相并而居，内藏精汁三合，其汁清净”。又如《医原》所言“凡人食后，小肠饱满，肠头上逼胆

囊，胆汁渍入人肠内，利传渣滓”。 
肝疏泄功能正常，胆汁才能正常地由肝脏分泌并排泄到肠中，它有助于脾胃的消化和吸收功能。研

究表明，肠道细菌中的羟基类固醇脱氢酶不仅可以将次级胆汁酸 LCA 转化为 3-oxoLCA 和 isoLCA，而

且还会对 Th17 细胞的分化产生影响[8]。此外，胆汁酸还会对肠道细菌的稳态和生长产生影响，例如，

当次级胆汁酸 DCA 和 LCA 的浓度累积达到 500 μmol/L 时，会抑制艰难梭菌的生长[9]。通过代谢胆汁酸，

肠道菌群使其具有生物活性，并激活胆汁酸受体以发挥其生理功能。同时，胆汁酸也维持着肠道菌群的

稳定状态。因此，在生理状态下，胆汁酸与肠道菌群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助于维持稳定状态。肝气郁结，

影响到胆汁分泌和排泄，可使脾胃的消化吸收障碍，出现胁肋疼痛，纳食不化，胆汁上逆于口，见口苦，

溢出皮肤，则见黄疸等。脾为阴中至阴，非阴中之阳不升，土有敦厚之性，非曲直之木不达。肝气升发，

疏达中土，以助脾胃之升清运化，胃之受纳腐熟。 
从功能和分布上来看，西医所说的胆汁与中医之“精汁”相同。胆汁酸(BAs)是胆汁中最重要的成分，

胆汁酸是参与脂质代谢，葡萄糖代谢和能量消耗的重要信号分子。1999 年，BAs 被发现是 FXR 受体的

内源性配体[10] [11] [12]，广泛表现在肝脏、肠道和肾脏[3] [13]。BAs 在肝脏中产生，储存在胆囊中。在

餐后，BAs 分泌到肠道并有肠道菌群代谢。95%的 BA 在回肠中被重吸收并返回肝脏进入肠肝循环，另

外 5%的 BA 由粪便排泄[14] [15]。ABs 失调和 BAs 受体传导受损与肝脏和肠道疾病有关，如脂肪性肝炎，

肝细胞癌，肠炎和直肠癌[16] [17] [18]。BA 可以通过调节 FXR 和相关途径参与自身的合成与代谢并维持

自身稳态[19] [20]。FXR 密切参与胆汁酸的合成，运输和重吸收[21] [22]。在相关配体结合时，FXR 调控

与胆汁酸合成，运输和重吸收代谢过程中的关键基因，并且还参与碳水化合物和脂质的代谢[23]。肝脏是

协调营养输入和输出的代谢中心。摄入食物之后释放胆汁酸这个过程可以通过肝脏和肠道中的胆汁酸受

体 FXR 来感知[24]。FXR 在胃肠轴富集，在肝脏和肠道中具有最高的表达水平。肠道上皮细胞中的 FXR
可以增加肠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15 (FGF15)的释放。这种分泌蛋白与肝细胞中的 FGF 受体 4 (FGFR4)结
合后，能够抑制肝细胞合成胆汁酸[23] [25]。 

3. 调畅情志  

《柳州医话》有曰“七情之病，必由肝起”其阐述了肝的生理功能对情绪的重要性，但“肝主疏泄”

理论所阐发生理功能应需要从科学内涵理论去推断，古人直观观察和临床经验，还不能全面解释其确切

内涵。有团队通过大鼠和猴模型等等动物实验，证实了“肝主疏泄定位在脑”假说[26] [27] [28]。Siamak
等发现阿尔茨海默症(AD)代表与认知相关的肠–肝–脑轴有密切联系[29]，许多有 FXR 介导的肠道菌群

变化会引起多种疾病如自闭症、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和帕金森病[27] [28] [29]，越来越多证据证明，肝病

可能会影响认知功能障碍[30]。  
西医所说的脑和中医中的脑同名且同物，中医对脑的认识有个过程，脑的记载最早始见于《内经》，

《素问·脉要精微论》“头者，精明之腑”，到明代，医家对脑才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据李时珍在《本

草纲目》中记载“脑为元神之腑”主宰着人多精神活动。清代王昂《本草备药》中“人之记性，皆在脑

中”强调了脑主思维的生理活动。中医藏象学说提出脑的功能分五藏，与心、肝、肾尤为重要，《素问·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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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五气篇》“肝藏魂，主疏泄……”肝的疏泄作用对胆汁的产生、储藏、和排泄起到调节、控制的作用，

从而影响胆主决断的功能。因而当人发生精神、神志方面疾患时，就不能单纯责之与脑。 

4. 调畅血和津液的运行和输布  

中医认为机体津液、血液的运行与输布离不开肝主疏泄这一生理功能，如《黄帝内经素问集注》中

有云“木乃水中之生阳，故肝主疏泄水液”清代医家唐容川在《血证论·脏腑病机论》“肝属木，木气

冲和条达，不致遏郁，则血脉得畅”这些均表明在肝的疏泄作用下，津液、血液才能在全身畅通无阻运

行。现代研究也证明，肝在水液代谢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临床上，肝疏泄太过或不及会导致水液代谢

失常，因此肝主疏泄与肾主水存在必然联系，在治疗肝气疏泄不足时出现的小便淋漓不尽等症状，常以

舒肝养肝，行气活血之法，方选逍遥散等；当肝疏泄太过时，肾主水功能失调，则 “肝木侮土，则土衰

而水浊”(《金匮要略论注》)导致臌胀、水肿等，常治以疏肝泄肝、理气活血，方选一贯煎、柴胡疏肝散

等方[31]。 
现代医学中，尿量的多少取决于肾小管上皮细胞顶端和基地外侧膜中的水通道蛋白(AQPs)的功能，

FXR 虽是胆汁酸受体，但在肾脏中非常丰富，FXRmRNA 在皮层表达最高，在肾脏中，FXR 对尿液浓度

有影响，实验中，FXR 基因敲除的老鼠比对照组尿量更少，尿液渗透压增高，由此可见，FXR 调节尿量

方面起着重要作用[32]。对于肝主对血液运行和输布，《内经》指出“诸血者，皆属于心”，“心主身之

血脉”，但只有气机调畅，才能让心主血脉功能充分发挥，如《风劳臌膈四大证治》“血水气行，周流

不停”。血的病因在于气，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若肝失于疏泄，气机不畅，气血的运行就会受到

影响。如气机阻滞，则气滞血瘀，会引发许多血管疾病。动脉粥样硬化是脑梗死、冠心病、外周血管疾

病的主要致病因素，《黄帝内经》从“木曰敷和”理论论治动脉粥样硬化[33]。现代研究中，Miyazaki
等发现通过 INT-767同时激活FXR和G蛋白偶联胆汁酸受体1 (TGR5)可显著减少动脉粥样硬化形成[34]。 

5. 调节排精行精  

肝的疏泄可以调控冲任二脉的生理活动。肝疏泄功能的正常，足厥肝阴经之气调畅，冲任二脉得其

所助，则任脉通利，太冲脉盛，月经以时下。男性的精室开合、精液的藏泄，与肝肾功能相关，《格致

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肝之疏泄与肾的闭藏协调平衡，则精

室开合有度，精液排泄有节，使男子的性与生殖机能正常。肝疏泄失常，必致开合失度，其不及，可见

性欲低下，阳痿，精少，不孕等；太过，则性欲亢奋、阳强、梦遗等。 
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育龄妇女常见的内分泌疾病，被广泛认为以月经周期不规律、排卵功能障碍、

内分泌紊乱和多囊卵巢的形态外观为主要特征，会引起不孕、月经不调、高雄激素血症、胰岛素抵抗等

一系列问题[35]。还有研究人员发现[36]发现肠道菌群可能通过 FXR 信号通路在 PCOS 的发病机制和胰

岛素抵抗中起重要作用，PCOS 的关键肠道微生物拟杆菌，它可能通过拟杆菌–胆汁酸–肠道 FXR 信号

通路促进 PCOS 的葡萄糖代谢紊乱，FXR 激活可能对 PCOS 葡萄糖代谢具有有益而非有害的影响。有研

究者发现[35] PCOS 患者血清胆汁酸与雄性激素有正相关关系。最近研究表明揭示了 FXR 在睾丸和男性

生育能力中的功能的证据[37] [38]，也证明了女性卵巢颗粒细胞中存在 FXR 信号传导，对生殖和代谢密

切相关，代谢综合征通过胰岛素抵抗的关联诱发卵巢功能障碍，例如月经异常和排卵障碍等[39]。 
FXR 是一种代谢核受体，在维持全身能量稳态和许多器官包括肝脏、肠道等的完整性起着关键作用。

饮食入胃，随着胆汁进入十二指肠，它促进了肠道对脂质的吸收。胆汁酸通过被动扩散和主动运输在回

肠末端被转运吸收，并经过门静脉返回肝脏，这个过程被称为胆汁酸的肠肝循环。最近的研究发现，胆

汁酸不仅仅是乳化剂，它还扮演着重要的信号传递分子的角色，调节宿主的代谢过程，影响糖脂代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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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能量稳定[37] [40]。它调节胆汁酸、脂质和葡萄糖的代谢，通过胆汁酸与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FGF-15/19)促进器官间通讯，特别是肠肝信号通路。FXR 代谢作用也参与肠道微生物群。此外，FXR 在

肾脏、脂肪组织、胰腺、心血管系统和肿瘤的发生方面具有多种功能。因此，肝失疏泄导致的多种疾病

中，均存在一定程度的 FXR 信号通路的抑制或激活[37]。上文所阐述的几个经典疾病中，中医理论“肝”

的功能和现代理论 FXR 信号通路都参与脾胃运化及胆汁分泌与排泄、机体津血运行和输布、调畅情志、

和促进性与生殖等过程，在维持机体正常运作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6. 小结  

肝主疏泄是中医脏象学中肝最重要的生理功能，我们总结了大量肝主疏泄的生理功能在多种疾病中

的病理表现及肝主疏泄的古代文献，发现 FXR 信号通路能部分揭示肝主疏泄的科学内涵，FXR 是现代医

学揭示肝主疏泄的切入点，这可能成为从分子生物学层面科学理解中医理论的新思路。此外，目前广泛

使用的 FXR 激动剂和新型 FXR 的药物开发时，应考虑 FXR 的全身表达和功能，FXR 调节对代谢紊乱和

肿瘤的发生显示出多方面的影响，可能是由于组织、疾病状态、能量状态或实验室条件差异等，这还需

要进一步的实验研究佐证。目前，脏象肝生理功能的分子本质未明晰，如何结合现代医学更深入地理解

肝的生理功能以便指导临床用药仍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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